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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你做过企
业法律顾问，后任企业高层。为什么后来放弃
优越的工作转行写作？

慕容雪村：我有几年特别想钱，后来慢慢
成熟了，觉得满屋铜臭也不见得有多高尚，人
生苦短，还是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吧。读书时没
觉得法律专业有什么好，现在这么多年过去
了，渐渐发现，法学还是给了我很多终身受益
的东西，比如思维的缜密、讲求逻辑等，这对写
小说也同样重要。

记者：看您的小说总是一气呵成，让人欲
罢不能。写作的时候对读者有什么期待吗？
读者的反映和意见对您重要吗？

慕容雪村：我一直追求好看，这些年我也
读过几本哲学书，智慧没增加多少，只有一个
浅陋的见识：小说本是消遣之物，取悦读者就
是天职，没必要摆出一副道学先生的嘴脸吓

唬别人。如果非要表达什么高明的见解、深
刻的理念，那还不如去写哲学论文。学术这
东西我搞不了，编瞎话倒有几分心得，前面说
过了，我有点自知之明，还是干点够得着边儿
的事吧。

记者：写作是灵魂的一个出口，它给你带
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不再写
作，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慕容雪村：世上有三种工作最快乐：作曲、
绘画、写作。至于写作的快乐，我很难用语言
描述，这么说吧：如果某一天我写了几千字，自
己还很满意，那感觉就像捡了一个大钱包；如
果有一天不能写了，我大概会去学画，学画不
成，就去作曲。

记者：有人认为你的随笔比小说写得更加
漂亮，语言更加犀利，你怎么评价自己的随笔
与小说？

慕容雪村：顾名思义，“随笔”就是随便写
的，没有顾忌，也没有什么功利心，写起来就倍
加生猛。我曾经试着那么写小说，最终发现，
那种文字只适合抒发感慨，绝不能用来叙事。
我的作品价值不大，但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
我想是小说带来的，而不是随笔。

记者：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以
后会考虑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吗？

慕容雪村：有几个构想，一是想写《原谅我
红尘颠倒》的续集，如果真的动笔，这次会写一
个刚出道的小律师，正直、善良，最后好人终有
好报；二是写一部与拉萨生活有关的长篇，只
写人间情爱。

此外还有许多想法，想写点历史，我向来
念头极多，一会儿一个主意，最终会写哪个，现
在还说不准，至于哪个才能写完成书，那只有
天知道。

记者：不久前你收到了2009年悉尼作家节
的邀请函，据说这是悉尼作家节邀请的第一位
中国作家。你感到意外吗？

慕容雪村：受邀前去参加悉尼作家节，
很大程度上是我的版权经纪人和澳洲出版
人运作的，它不是什么奖项，所以也谈不上
是什么荣誉，收到邀请函时也没感到意外。
我本月 19 日从香港飞往悉尼，预计在悉尼
停留一周。

现在是信息时代，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以
前我们可以不问世事，躲在书斋里面壁涂写，
常常沾沾自喜夜郎自大。现在情况变了，地
球成了一个小小村落，作家也应该面向全世
界，要有全球视野。我的几部作品都被翻译
成了多国文字，虽然在国内一向与文学奖项
无缘，甚至被认为是不入流的文字，但在国

外，去年和今年入围了几个重要的奖项，我想
这也说明国内某些文学理念过于陈腐落后。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文学观也应
该与时俱进才行。

记者：江湖传闻，《原谅我红尘颠倒》出版的
时候，你的多年至交、出版商路金波因为觉得这
部小说近乎变态，在全书看不到一个好人，“黑
暗到让人绝望”而拒绝将其出版。你们甚至在
网络上相互攻击对方。我一直怀疑你和路金波
在网络上对掐是为了给新书造势，请问当初的
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

慕容雪村：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叫“借酒盖
脸，真话当成笑话说”。路金波抨击我的文章一
定是他真实的心声，我的反驳也是真心话。直
到现在路金波还是我的至交好友，我认为他是
个豪爽而优雅的家伙，只可惜不会读书。

好作品首先应该是富有震撼力的作品，
很多大师之作，读着读着感觉汗毛慢慢地
竖起来。普通的作品很难会有那么大的震
撼力。

记者：《原谅我红尘颠倒》创作初衷是什
么？小说中的人物在现实中是否有原型？这部
小说的虚构成分占多大？

慕容雪村：这部小说是 2006年开的头，此
前一年，我尝试了十几个长篇，每一个都半途
而废。有天在酒吧里与人闲聊，我突发奇想，
说要写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回家就开了这个
头，没想到就这样写完了。这大概可以说明两
件事：第一，我骨子里大概是个恶棍；第二，一
部小说的诞生还是有很大的偶然性。这部小
说写的是律师，很多细节都是真的，但主人公
完全属于虚构。

记者：你的所有作品均选择网络首发，很
多人都习惯将你定性为网络作家，你怎样看
待自己的这个身份标签？你认为网络文学在
中国文学阵营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慕容雪村：“网络作家”不是什么漂亮帽
子，但我的脑袋还是不配戴，我一直感觉自己
是个网络写手，很不入流。众所周知，在中国

“作家”是一个职称，我没加入作协，以后也不
会加入。

现在网络的影响越来越大，不管是作者、
读者还是作品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全部文学
期刊的总和，我想这就应该是文学的主流，而
期刊文学已经变成非主流了，只是一小撮掌
握话语权的人还茫然不觉。

记者：你刚出道的那几年，整天隐藏在网络
深处，不愿以真貌示人。然而近年来，频繁出席
各种活动，参与各类娱乐节目，这作何解释？

慕容雪村：写书和做生意是两种思路，我既
然演了这场戏，就应该尽力演好。人的观念常
常会变，这两年我的书在很多国家出版，渐渐了
解了一些国外出版业的经营手法，从拒不露面
到公开吆喝卖大白菜，也算是我向国际接轨
吧。你要说我堕落也行，其实我也这么认为。

记者：你曾经说如果这一百年里中国会出
大文豪，那首先肯定出现在网络上。你这么说
的根据是什么？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断言？

慕容雪村：这事已经初显端倪。越来越
多的人都在网上发表作品，题材和内容越来
越丰富。以我个人愚见，这几十年中国文学
一直没有真正的大师，一个都没有，但假以
时日，相信会有佼佼者脱颖而出。近十年我
交了很多朋友，大多都是网上认识的；赚了
一些钱，也是在网上写作赚来的；现在我查
资料、写信、聊天，大多都通过网络。网络就
是我的精神故乡。

记者：谈谈您的业余生活吧，听说音乐和
电影也是你所爱好的。喜欢什么样的音乐和
电影呢？

慕容雪村：我喜欢中国民乐，古筝、琵琶、
二胡都好，悠远寂静，如坐松下与古人对弈。
也喜欢那些宗教意味浓郁的音乐，让人心如
浪底沙、月下泉，烟尘散去，俗念不生，即便身
处闹市，也如拈花灵山。电影的趣味最近有
点变化，以前我最崇拜《红》《白》《蓝》的导演
基斯洛夫斯基，还有莱翁内的《美国往事》，托
纳多雷的《天堂电影院》，现在看多了闷片，决
定换换口味，发现好莱坞的大烂片也挺有意
思，看时不费脑筋，看完转身就忘，轻轻松松
的，挺好。

记者：多年来，你从一个城市“流窜”到另
一个城市，据说你几乎到过中国所有的省会城
市。请问你是哪一年来的郑州，你对郑州印象
最深的是什么？有没有考虑过将郑州这个城
市写进你的下一部小说？

慕容雪村：现在只剩下台北没去过了。我
到过郑州不下十次，大学时外出旅游，多次在
郑州转车，毕业后也经常到郑州出差。比较
深的印象有两个：一是烩面很好吃，二是火车
站旁边的电子游戏厅很便宜，老板也很厚道，
不知道这家店现在还开不开。如果把我在郑
州居停的日子加起来，肯定超过一个月，可惜
从没艳遇，这不怪别人，只怪我妈，她把我生
得太丑了。哈哈。

《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和《天堂向左，深
圳往右》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今后
可能不会写太具体的城市。

记者：拉萨是很多人心中的圣地，你曾专
门去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段日子给你思
想上带来了什么触动？这个城市对你而言意
味着什么？

慕容雪村：我常说我最喜欢中国的三个半
城市，拉萨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城市很丰富，
我所能想到的，它应有尽有。如果说有什么触

动，更多是那些虔诚的朝圣者带来的。他们不
计名利、不畏艰险，甚至不顾生死，目光坚定，
脚步沉稳，顶着漫天风雪，一步一步往前走，这
种精神每每让我感动。

记者：现代生活的舒适度比古代大大提
升，比如冬有暖气，夏有空调，出行方便快
捷，但幸福感却并未增加，你认为如何使人
感到幸福？

慕容雪村：萨缪尔森有个幸福公式：幸福
=效用/欲望，在效用不变的情况下，欲望越少，
幸福感就越高。我比较信奉这个说法，但更
信奉我妈的教训：看你东张西望的熊样，将来
肯定连老婆都找不到！她老人家说得真准，
可惜本性难移，东张西望的毛病我这辈子是
改不掉了，因此可以断定我结局悲惨。但对
大多数人来说，目标低一些，欲望少一点，这
比什么都幸福。背不起 LV的皮包，拎个纸袋
子也不丢人；戴不起百达翡丽的表，路边买块
30块钱的，走得也挺准。

他说：国内某些文学
理念过于陈腐落后，在这个
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的文
学观也应该与时俱进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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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如果把我在郑州居停的日子加起来，肯定超过一个月，
可惜从没艳遇，这不怪别人，只怪我妈，她把我生得太丑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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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陈泽来 实习生 陈晓雪 曹莹


